
每次驱车从贵阳前往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石洞镇黄桥
村，窗外的景致从都市繁华渐变为
山野葱茏，我的心便会不由自主地
柔软下来。这片曾收留我父亲、给
予我们全家重生希望的土地，是刻
在我血脉里的根，是藏在岁月中最
暖的光。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的风
雨飘摇里，是黄桥村的淳朴乡亲，用
最朴素的善意，为逃难而来的父亲
撑起了一片天。

父亲常说，那年他揣着仅有的
半块干粮，从锦屏县平秋镇一路颠
沛到黄桥村时，早已衣衫褴褛、饥寒
交迫。陌生的村落、无依的处境，让
这个年轻人陷入了困境。是村口的
阿婆先发现了他，递上了一碗热乎
的红薯粥，那碗粥的温度，父亲记了
一辈子。乡亲们没有过多的询问，

没有丝毫的嫌弃，像接纳自家人一
样，接纳了这个外来者。

王大叔腾出了自家偏房的一
角，让父亲有了遮风避雨的地方；陈
婶时常端来粗粮饼子、腌菜，填补父
亲口粮的空缺；农忙时节，乡亲们会
喊上父亲一起下地，手把手教他做
农活，分给他人间烟火。在那个物
资匮乏的年代，黄桥村人把仅有的
温暖，毫无保留地分给了这个异乡
人。他们不懂什么是施舍，只知道

“都是苦命人，能帮一把是一把”，这
份纯粹的善意，如春雨般滋润了父
亲干涸的心田，也在我心中种下了
感恩的种子。

后来父亲在黄桥村扎根、成
家。感念着乡亲们的再造之恩，父
亲始终勤恳踏实，凡事冲在前面，凭
借着公道正派的品性和敢闯敢干的

劲头，被乡亲们推选为村大队党支
部书记。任职期间，他牵头修通了
村里第一条通往山外的土路，解决
了农产品运输难的问题；带领大家
开垦荒坡，引种高产水稻和果树，让
家家户户的粮仓渐渐满了起来。父
亲常说，是黄桥村给了他第二次生
命，他能做的，就是让这份善意生根
结果，让乡亲们都能过上好日子。

这里有我全部的年少记忆。夏
日的午后，总爱挎着小竹篓，和儿时
的伙伴们扎进田埂边的水洼里捉泥
鳅。浑浊的泥水溅满衣衫，我们屏
住呼吸，盯着泥水里晃动的小身影，
伸手去抓时，泥鳅却滑溜溜地从指
缝溜走，引得大家一阵嬉笑追逐。
到了周末，就结伴去村旁的小河捕
鱼，用竹竿绑上简易的渔网，在浅水
区耐心守候，每当捕到几尾小鱼，便

像得了宝贝似的，提着串在草绳上
的“战利品”，踏着夕阳的余晖回
家，满身泥点却满心欢喜。那些细
碎的温暖，拼凑成我对故乡最鲜活
的记忆，也让我深知，这份乡情重逾
千斤。

如今我虽常年在外奔波，但心
中始终牵挂着黄桥村。每当家乡有
修路、建校、办文化活动等事宜，我
都想尽自己所能贡献力量。想替父
亲、替我们全家，回报当年乡亲们的
救命之恩、容身之德。看着村路越
修越宽，学校的教室越来越明亮，老
人们在文化广场上安享晚年，我便
觉得无比欣慰。

岁月流转，当年帮助过父亲的
乡亲大多都已离世，但他们的善意
从未消散，早已融入黄桥村的山山
水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每次
回乡，走在熟悉的田埂上，触摸着斑
驳的老屋墙，听着乡亲们亲切的呼
唤“老三回家了”（我在家里排名老
三），我都能感受到那份跨越时光的
温情。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都承载着我们全家的感恩与眷恋，
是无论走多远都忘不掉的牵挂。

有人说，故乡是用来怀念的。
而于我而言，黄桥村不仅是怀念的
归宿，更是精神的港湾。它教会我
善良、懂得感恩，让我明白无论身份
如何变化、境遇如何变迁，都要坚守
初心、不忘来路。这份深沉的乡情，
是我一生的精神财富，我会永远珍
藏于心，也会继续用自己的行动，守
护这份跨越岁月的温暖，让黄桥村
的善意与温情，代代相传。

■ 龙金毓，贵州省报业协会理
事。作品散见《贵州日报》《经济信
息时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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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来路
□□ 龙金毓龙金毓

■ 杨智勇，中国散文学会
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
州省散文学会会员，出版个人
散文集《故乡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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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响青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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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抬头
唤醒冬眠的梦
是你我心底
悄悄埋下的
那一点
新生的期许

春 序
□ 杨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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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春，来得格外早。如果以春节为
界，比去年早了足足十八天。去年，《寻找春
的色彩》是在春节上班后第三周的周末进行
的。今年，寻春也因春的早到，提前在春节后
上班的前一天。

今年寻春，天气和去年一样，无风，阳光
明媚；路线也和去年一样，就在我居住的县城
的一个公园；感受，与去年有许多不同……

进入公园，给人一个很“新”的感觉。铁
红色的沥青干道延伸向远方，取代了去年那
条有些坑洼的断头路。连接亭台楼阁和长廊
的青石阶、青石板，也没有被更多的游人踩
过，新新的，干干净净的。亭台楼阁、长廊，包
括公共厕所的屋脊、吊檐上的彩画也是刚上
过色的，很艳。草坪里，要么是造型别致的汀
步，要么是设计新颖的鹅卵石步道。游乐场
的海盗船、木马、滑梯都是崭新的。去年还稀
稀疏疏、品种单一的植物也丰富了，造型多出
了很多花样。

往前走，边感受一年的新变化，边寻找不
一样的春……

我一直在寻觅。寻觅去年看见的第一
棵、第二棵、第三棵白玉兰，但始终没有找
到。或许是，那三个“显眼包”之间，已经种上
了许多白玉兰，他们已经融入了一个白玉兰
大家庭，绽放的已经不再是自己那一点微不
足道的洁白，留给世界的早已是一大片一大
片的洁白无瑕。

那片红叶李林，红色的叶子还没有吐出
新芽，雪白的花已经开满了。与白玉兰一起，
向整个公园的百花百草昭示春意。

紫玉兰林，还是一片寂静，含苞待放。
向阳花木早逢春。海棠林子也只有边

上，向阳的那几株开白花的，开了花。
樱花开了，也只是白色的开了。
林子下的百花三叶草也开花了，红花的

也没有开。一对夫妇，陪着四个老人，带着一
双儿女，在树下寻找那四瓣叶子的“幸运
草”。小孩不时发出的欢呼声告诉我，他们是
幸运的一家子。

整个公园里，绝大多数的花都是白色的，
其他颜色的几乎都没有开放。

站在公园里远眺。山坡上、田野里，大多
数的花，也只是白色的。

或许是春还不够深。也或许，大自然的
第一抹颜色就是代表纯洁的白色。一开始，
总是单调的、纯洁的。只有经历风雨过后，才
会变得多姿多彩，纷繁复杂。

正思索着，为什么大多数先开的花都是
白色这一自然现象。

突然，下起了雨点，伴随着起了风，还响
起了春雷。

我急忙躲进长廊避雨。坐在长椅上，看
雨中的阳光，阳光中的雨，雨帘被照映得金
黄，雨水带着阳光渗透进大地，浇灌着万物。

雨，慢慢的，向其他地方移动。我寻春的
地方放晴了，微微的春风，轻轻拨开薄雾，山
渐渐朗润起来。田野的油菜显出了金黄，河
边的垂柳冒出了嫩绿，坡顶的桃花吐出了粉
红，池塘的青蛙哼出了小曲……

我想，这应该就是春风、春雨、春雷，春天
的阳光的无限力量吧！

雨后，空气很清新，阳光继续普照大地，
整个世界，变得多彩。

欣赏着繁花似锦的大自然，往回走。大
路上，一排排合欢开出了一簇簇金黄的小花，
喜鹊在枝头欢快的歌唱。合欢细细的花、细
细的叶，喜鹊的欢歌，装扮着车水马龙的大
道。年味褪去的大道，川流不息的车辆已开
启征途，车头是生活，车尾是故乡。

大道旁边，显眼的位置，立着一块很大很
大的宣传牌，红色的，上面写着“劳动光荣 创
造伟大”八个耀眼的大字。

借着宣传牌红色的背景，我不停地按下
快门，拍摄到快节奏生活的底色。有环卫工
人服装的黄色，有快递小哥三轮车的绿色，有
外卖小哥头盔的彩色……

恍然。我从醉人的美景中悟到：春天没
有定义，它是丰富多彩的画卷。

■ 蒙勇，毕节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
见《贵州民族报》《毕节日报》等。

这天空析出的珍粒
折射的光芒
解构的片鳞
向低凹处完成一次素身
奔赴

所有飘零都打印编码
流落
山壑锁骨
江河纹理
泥尘深处蛰伏萌芽
消融弧形
掩藏
重生密匙

坠落时
云幕在褪去
六角遗态
贴上风标
最轻的降临需要净爽的身段
不携带渴求
不惊扰凡俗眼光
晶体在睫毛
编撰归路
大地变得柔软
消逝得像未完成的拥抱
在万物苏醒前的枝头

雪 颂
□ 唐德友

■ 唐德友，贵州省诗联学
会会员、毕节市作家协会会
员。作品散见《贵州日报》《贵
州政协报》等。

寻春逢雨
□ 蒙勇

正月拜年，是刻在中国人骨子
里的传统。清晨的阳光还带着些许
冬日的清冽，我便收拾行装，携妻带
子，装着满心欢喜，踏上前往丈母娘
家的拜年之路。出发前，自家母亲
早已将年前精心准备的年货一一码
放，后备箱被塞得满满当当的，那一
方小小的空间，装的不仅是心意，是
礼数，更是母亲的疼爱。这爱不张
扬，不喧嚣，却顺着每一件礼盒、每
一份特产，悄悄为回家的路，刻录下
最清晰的坐标。

刚进村口，老远就看到岳父岳
母在家门口等待的身影，寒风微微
拂动她的衣角，目光却始终望着我
们归来的方向，满是期盼与慈祥。
车子刚停稳，孩子便蹦蹦跳跳地扑
上前，脆生生地喊着：“外公外婆新
年快乐！”妻子也笑着走上前，挽着
丈母娘的胳膊，轻声道：“爸妈，新年
好！”一句句朴素的问候，瞬间暖热
了整个屋子。岳父岳母笑得合不拢
嘴，连忙把我们迎进屋里，热茶、糖
品、瓜果等摆了满满一桌，平日里安
静的家，瞬间被团圆的欢声笑语填
得满满当当。

屋里早已暖意融融，茶几上瓜
果糖品摆得满满当当，岳父忙着烧
水泡茶，岳母系上围裙钻进厨房，锅
碗瓢盆叮当作响，不一会儿，香气就
飘满了整个屋子。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说说笑笑，聊聊工作，问问家常，
孩子在一旁嬉笑打闹，平日里安静
的小院，此刻满是人间烟火与团圆
热闹。

饭桌上，岳父岳母不停地给我

夹菜，把最香的肉、最嫩的鱼往我碗
里放。我有些不好意思，连说“我自
己捻就是了”，岳母笑着说：“你别做
客咯，喜欢吃哪样就捻嘛。”

岳父也在一旁点头道：“是啊，
小潘别客气，多动筷子哦。以后有
什么事，尽管说，我们都支持你。”

简单几句话，没有华丽辞藻，却
直直戳中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作
为女婿，平日里再多的辛苦、再多的
压力，在这一刻都被这份真心接纳
融化了。眼前热气腾腾的饭菜，身
边欢声笑语的亲人，让我真切感受
到，这份亲情，早已超越了客套与礼

数，变成了血脉相连的踏实与温暖。
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转眼间

便到了返程的日子。得知我们即将
返程的消息后，丈母娘便开始忙前忙
后，将家中最珍贵、最地道的物产通
通往车上搬。烟熏的腊肉挂着岁月
的醇香，肥瘦相间，是灶火与时光共
同酝酿的美味；紧实的香肠裹着秘制
调料，每一根都藏着家的温暖；细腻
的米粉、软糯的黄糕粑，是家乡独有
的舌尖记忆；带着露水的青菜鲜嫩欲
滴，是菜地里亲手栽种的天然滋味；
还有养得肥硕的土鸡，是老人们攒了
许久的心意。她一趟又一趟地穿梭

在灶房与车子旁，动作麻利，眼神专
注，仿佛要把整个家的温暖与富足，
都塞进这有限的后备箱里。

我们几番推辞，说东西太多了
带不走，说城里什么都能买到，可丈
母娘总是笑着摆摆手：“城里的哪有
家里的好，这是自己做的，放心，带
着路上吃，回去也能慢慢尝。”岳父
则在一旁默默帮忙摆放，时不时叮
嘱几句：“这些菜新鲜，回去赶紧做
了吃，土鸡留着炖汤，给孩子补补营
养。”

终于要启程了，妻子再三叮嘱
父母一定照顾好自己，孩子也挥着

小手喊道：“外公外婆再见啦！”岳父
拍了拍车身，嘱咐道：“路上一定要
注意安全，开慢点。”丈母娘蹲下身，
摸了摸孩子的头，轻声地说：“听话
哈，要好好读书，放假了常来看外公
外婆哦。”

关上车门，车子缓缓驶离，从后
视镜里，依然能看见岳父岳母一家
伫立在原地挥手的身影，虽渐渐缩
小，却始终清晰。那一刻我终于明
白，后备箱填满的是空间，溢出的是
父母小心翼翼的爱，刻录的是“家”
的坐标，满载的则是父母那未曾道
出，却无处不在的牵挂。

这份牵挂，藏在烟熏火燎的烟
火气里，融在精心准备的物产里，裹
在一句句朴实的叮嘱中，跟着车轮
一路前行。无论我们走多远，飞多
高，都有一根无形的线，系在故乡的
小屋，系在父母的心上。后备箱里
的每一样东西，每一句叮咛，都是爱
的信物，提醒着我们，身后永远有温
暖的港湾，有永远为我们守候的亲
人。

小小的后备箱，装下的是人间
至味的温情，装下的是血脉相连的
牵挂，更装下了一生都享用不尽的、
最珍贵的家的温暖。

■ 潘文才，作品散见《贵州日
报》《贵州民族报》等。

甜酒这一人人喜爱的美食，在
老家，只要进入农历冬月，便会有人
家开始酿造，而户户酿造的热闹情
景，要在年关。

八十一岁的母亲今年酿造的第
一锅甜酒出锅，在冬月初六。这一
天，母亲从老家打来电话，概括起来
就是，米好，酒药好，温度控制得合
适，酵就发得好，汁多黏手，清香入
鼻，甘甜润喉，小弟回贵阳顺便给我
们带些来。听着，我禁不住咽了一
下口水。

多年来，母亲酿造的甜酒，在我
和妹妹弟弟们的心里，留下了良好
的品质记忆。自家没电话的那些
年，酿好了，她要么去乡场上的公话
亭，告诉我们，让我们回家拿，要么
亲自给我们送。而这一送，要辗转
好几个地方：县城、县城北边的村
子，以及贵阳的市区和郊区。因为
五兄妹都分散着居住。

甜酒在每一个子女家，少时四
五斤，多时十来斤，装入坛子或玻璃
瓶，每次舀出一两勺，加水烧开，要
么直接喝，要么煮甜酒粑，甚至有时
舀出就吃。

现在，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母
亲就把甜酒酿好了，不光让小弟给
我们带，电话里，我分明听到有亲戚
和邻里的声音，正品尝着，还听到，
他们称赞甜酒香甜，更称赞母亲的
酿造手艺。

母亲酿造甜酒前前后后的操
劳，我们虽不在现场，但从小耳濡目
染的经历，完全能够想象其过程。

首先，要准备糯米，以前是队里
分的糯谷碾的，后来是自家种的糯
米，现在只能向某户邻居家购买，因
为进入七十岁后的十多年来，父母
体力不济，为了省时省力，自家的水
田均改种玉米，其次，要步行三公里
到乡场上买酒药。两种材料备齐，
便可进入下一步：冷水泡糯米，捣碎
酒药丸子，洗甑子，洗铁锅，洗野地
里捡回来的桐麻叶。

洗净后的甑子铁锅不能沾油；
桐麻叶要晾干水分；糯米不能泡软，

要有点硬芯。蒸糯米也有讲究，不
能太硬，也不能软烂，要软硬适中。
蒸好的糯米饭，全倒在一张簸箕里，
用小木勺扒拉摊开，温度降至手摸
微凉，舀出一小碗放旁边备用。

这时候，捣细的酒药被母亲均
匀地撒在糯米饭的表面，然后两手
各拿一把小木勺，由外到里一道又
一道对着翻，有板结成团的，洒少量
温开水，使之大致松散。都拌匀了，
坐于冷灶上的大铁锅内垫上桐麻
叶，木瓢一瓢又一瓢舀入。满锅后，
上部堆成小土包，小土包的四周斜
坡用瓢背轻轻拍实，接着用小木勺
在顶部挖个坑，端过备用的那碗糯
米饭，拌上特意留下的酒药碎末，捏
成团，放入坑内，用挖坑时余出来的
米饭盖住，又用一张张桐麻叶贴覆
坡身和坡顶，再用一层塑料薄膜整
个蒙住，最后盖上厚实的棉被保温，
工序就算完成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要在早晚各
检查一次，在几处位置的棉被揭开
一道口子，手掌伸进去触摸，若有微
热，表明酵在生发，否则，要烧堆小
火在灶膛内烘烘，协助升温，促使发
酵。发醇通常三至四天，先是淡淡
的清香，随着锅内温度的升高，越来
越浓，发酵结束，甜酒就酿好了。

酿好的甜酒，揭开覆盖之物，原
先紧实的小土包此时已变得松软湿
漉漉的，一个个小气泡在断断续续
冒出，酒酿汁早溢出来，使坡底与锅
壁接壤的一圈，成了沼泽地。这时
候，母亲会先舀一勺又一勺，让守在
锅边的我和妹妹弟弟们先尝一尝，
和往年一样，都清香，都甘甜。

弟弟送来甜酒后，我就被这清
香和甘甜浸润着，感动着。

■ 王朝平，贵阳市作家协会会
员、修文县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
见《贵阳晚报》《老年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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